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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

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

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

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

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

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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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村民自治组织作为乡土中国的村民自治主

体，虽然最初是由村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乡村

管理模式，但它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并推向全国

的，因此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时期农村的重要组

织力量和制度设计。现阶段关于村民自治组织的

概念内涵，学术界尚未给出统一的定义，例如，

部分学者将村民自治组织等同于村民委员会，部

分学者将村民自治组织认为是村民代表大会，还

有部分学者将村民自治组织划分为体制内的村民

委员会和体制外的各类非正式组织。尽管如此，

本研究将村民自治组织界定为村民依据国家相关

法律，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具有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特性的组织

体系［1］。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

的成长和发育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产生

源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是农民群众在权利与权

力间博弈的结果。自 1980年代初，广西地区的宜

山、罗城开始建立“村民委员会”（有的地方叫

“村管会”“议事会”“治安领导小组”等） 起，

到 1987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颁布正

式提出村民自治组织制度，从而标志着村民自治

组织开始走向国家法律认可的建设阶段。

自 2019年 5月开始，国家陆续印发 《数字乡

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数

字乡村建设指南 1. 0》 等文件，明确提出数字乡

村建设的目标和总体要求，致力于提升乡村振兴

绩效。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助推乡村产

业发展，开拓村民致富渠道，而且也能够成为激

发村民社会参与，提升村庄民主的重要抓手。正

如彭真所说的“有了村委会，农民按照民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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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直接实行民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

践［2］。但尽管如此，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由于自

身角色定位不准确、职权分工不明确、运作机制

不顺畅等问题，而使其优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因此，当前我们需要重点

关注并探讨村民自治组织作为乡村社会振兴的组

织力量，其有效性体现在何处，具有哪些功能效

用，现阶段存在哪些治理困境，如何更好地促进

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等问题，有利于促进数

字乡村建设绩效的提高。

二、组织有效性：透视村民自治

组织有效治理的理论视角

在西方，“组织”一词被翻译为“organiza⁃
tion”，其最早指代人类群体的某种生理器官。在

经历了古典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和现代

组织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后，西方社会对组织概念

赋予了新的内涵定义。古典组织理论的研究者詹

姆斯·穆尼 （James D Mooney） 认为，组织是为

了实现共同目标而组成的集体形式［3］。美国学者

哈罗德·孔茨 （Harold Koontz） 指出，组织代表

了由固定人群所形成的职位或职务结构特征［4］。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

西蒙强调，组织是由相互联系的人与活动组成的

系统，这里的系统可以分为许多小系统，在整体

系统的指引下内部人群按照一致的目标来开展行

动［5］。总言之，组织可以理解为是指按照一定的

规则，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并且与外部环境

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那么什么样的组织才算是有效的组织，如何

才能建立有效的组织？这是组织理论关注的热

点。针对组织有效性概念，尽管现阶段学术界尚

未达成统一共识，但是有着许多可以借鉴的思想

理论资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tanley认为

组织有效性是评价组织经营成功与失败的各种标

准总和［6］。Cohen和 Bailey指出组织有效性可以

从三方面来衡量，分别是为实现组织目标所开展

的实践行动、组织绩效的持续提升、组织成员对

组织的忠诚度和信任感［7］。Campbell则从组织冲

突、发展效率、组织控制、组织稳定性、生产经

营、成员发展等 17个指标来定义组织有效性［8］。

综合上述研究，组织有效性是指提高组织绩效，

满足组织成员及利益相关者需求，实现组织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组织有效性是在组织绩效基础上

的拓展，体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当前目标

和长远目标相结合的思路。

数字乡村建设倡导现代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

推广应用，而这需要常态化地组织力量来承接技

术下乡的职责。而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实现数字乡

村建设目标的组织化力量，能够在数字乡村的产

业发展、生态振兴、人才培养、文化复兴等层面

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将组织有效性的

理论视角引入到村民自治组织中，那么村民自治

组织的有效性治理是指如何有效率地在数字乡村

建设过程中将村民个人和集体的各种资源运用于

各项村庄公共事务中，并能在村民中公平地分配

所得收益和协调各种关系，以增进村庄成员的共

同利益。村民自治组织有效性的评价可以从村民

自治组织的治理优势与实践逻辑两方面来论证。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明确现阶段村民自治组

织的发展困境，最后提出促进村民自治组织有效

治理的对策建议。

三、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

治组织的治理优势

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事业之所以

有效，缘于四方面的原因，即村民自治组织角色

定位清晰、结构体系健全、整合多元利益以及选

拔精英人才的优势。

（（一一）） 村民自治组织角色定位清晰村民自治组织角色定位清晰

村民自治组织是连接村民群体与政府、市场

以及社会之间的重要纽带，村民自治组织的角色

定位清晰有助于促进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首

先，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政府与农民两者的中介调

节人，维持数字乡村发展的秩序稳定。自国家提

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以来，村民自治组织一方面

协助乡镇政府处理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各项公共事

务，减少政府与村民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

另一方面，集合村民们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权益

诉求，帮助村民向上级政府反映现实问题。其

次，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代言

人，维护村民群众在数字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切身

利益。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下，农民

缺乏理性和组织性，一旦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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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及时得到补救和挽回。而在数字乡村建设时

期，村民自治组织能够发挥组织的优势作用，不

仅能够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在农民与市场之

间搭建起来沟通合作的治理平台，而且能够使市

场充分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使民众知悉市场的

经济需求，从而能够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最

后，村民自治组织能够有效达成农民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理解，使数字乡村发展过程更能够体现和

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而社会与农民之间的互动

沟通，也使村民群体能够共享数字乡村发展的成

果。总之，村民自治组织既有国家力量和市场力

量的“外生型”推动，又有农村自治力量的“内

生型”需求，这两种力量形成互动，从而实现数

字乡村的良善治理。

（（二二）） 村民自治组织结构体系健全村民自治组织结构体系健全

长期以来，农民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在世

人眼前，这是缘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农民总是以非

组织化、分散化、碎片式的个体形式登临社会历

史舞台。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农民很散

漫，组织化程度低，无法形成自组织的强大力

量［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

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发

展的基础上，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

力量，开始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经营社会生产、

处理公共事务、组织村民活动等作用。尤其是现

阶段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在维

护村民群体合法权益的同时，有效促进了数字乡

村的振兴发展。区别于政府组织和其它农村非正

式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是由农民组成、自我管理

和服务的农村正式组织，下设有治保委员会、计

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之下设有

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等机构，有更

强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判断处理能力，能够更好地

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治理目标。并且村民自治组

织在数字乡村发展的资源分配和使用上也是以遵

循广大村民群众的意志为前提而行使权力，同时

还受到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管。这样的权力制约

监督体系结构，有助于更好维护数字乡村建设的

运行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三）） 村民自治组织整合多元利益村民自治组织整合多元利益

在原子化、个体化的社会中，农民组织程度

低，缺乏集体行动能力，不能有效维护自身利

益。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中没有畅通的组织化

渠道和共同利益平台，因而个体化的农民缺乏组

织起来的硬件基础；其二，即使组织化的平台基

础，但由于个体化的农民不愿意放弃狭隘的个人

私利追求，而主动放弃了社会组织化的机会。其

三，在家族势力、宗族势力以及派性势力的影响

下，部分农民要想追求公共利益加入社会化组织

团体，也存在着各种障碍［10］。因此，在传统时

代，农民群体很难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维护自身

利益，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每时每刻都受到

来自各方社会势力的侵害。而新时期建立的村民

自治组织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地组织起

来，做到每个组织成员的利益主张都能在村民自

治组织内得到有效的表达、沟通，从而有效实现

了村民自治组织整合组织成员利益的优势。村民

自治组织的这种社会公共利益集合和表达机制，

能够将个体化的农民从自私自利和封闭的血缘或

亲缘圈子中解放出来，自由民主地追求社会公共

利益，在组织内部充分表达个体利益诉求。村民

自治组织的良序运行还能够为数字乡村内部的各

类精英 （包括农村企业主、乡村能手、知识分子

等） 围绕村庄代理人的选择而展开合法的竞争选

举，在实现农村弱势群体利益组合的同时，也为

乡村精英的利益提升创建组织化的渠道，促进数

字乡村建设的良性运行。

（（四四）） 村民自治组织选拔人才优势村民自治组织选拔人才优势

村民自治组织改变了政府对农村基层进行直

接管理和控制的传统做法，其中一个主要标志就

是村委会干部不再是由上级政府部门任命，而是

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的核心是要让那

些想当村干部又有领导才干的村民脱颖而出，成

为村庄领导人，带领村民进行新农村建设［11］。这

为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地

方乡村精英成为基层组织的当家人提供了机会。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能人治村”并不是个别

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一

现象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针对“能人治村”的

治理优势，党国英认为“能人群体”是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他们治理村庄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实

现农民增收，带动农村经济与民主政治飞速发

展［12］。整体上看，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

所产生的农民精英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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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有见识、有能力、懂政策，比普通农民具

有更敏锐的头脑、更强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意

识。他们内生于农村草根社会，来源广泛、人数

众多、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其中有致富能

人、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复员军人

以及回乡定居的离退休干部、职工等，他们在农

村社会生活中非常活跃，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

力，在农村社区之外也有着比一般农民大得多的

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源，有利于成为农民利益群体

的代言人，促进数字乡村的健康发展。

四、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

治组织的实践逻辑

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不断推进，村民自

治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凭借其在乡村社会丰富的治理资源，发挥着提供

公共服务，降低治理成本；调解民间纠纷，维护

乡 村 秩 序 ； 保 护 集 体 财 产 ，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的

作用。

（（一一）） 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共服务，，降低治理成本降低治理成本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面临着利益分

化，农民群体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呈现

出多元化、复杂性等特点。尽管政府理应在公共

服务供给中扮演主要角色，发挥着主导作用，但

是由于存在政府失灵的威胁，再加上村民自治组

织在乡村社会中有着天然的治理优势，因此，我

们也应注重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公共服务、

降低治理成本的功能。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在

数字乡村实践中联合其余各类村庄非正式组织，

为乡村社会和村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

且村民自治组织自主参与数字乡村的公共服务供

给，必然与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展开竞

争，这将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从而促使政

府制度创新，实现数字乡村公共效益的增加。有

学者研究发现，由村民自治组织来提供公共服

务，具有政府与市场两种组织形式所不可比拟的

优势。这缘于村民自治组织产生于农村社区内

部，扎根于基层，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切实

需要，针对需要提供公共服务［13］。作为政府组织

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补充，村民自治组

织在满足广大村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

也有效降低了数字乡村的治理成本，促进了乡村

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二）） 调解民间纠纷调解民间纠纷，，维护乡村秩序维护乡村秩序

传统乡村社会有许多不良社会现象，包括赌

博、打架斗殴、盗窃、杀人等，村民自治组织的

推行，使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借助村规民

约解决赌博偷盗、抢劫斗殴等问题，避免矛盾的

激化和蔓延，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14］。改革

开放以后，面对农村社会频频出现的赌博、盗

窃、迷信活动等秩序失范问题，基于自愿、平等

原则构建的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中各种违法的

不道德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有效整合并表达群众

的利益诉求，实现了村民的自我保护。而当前数

字乡村建设时期，村民自治组织能够达到调解民

间纠纷、维护乡村秩序的功能价值。上述村民自

治组织的功能发挥都离不开其角色定位的正确。

一方面，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

为政府与农民之间搭建了沟通平台，从而更好地

将村民群众对数字乡村的利益诉求反映给政府部

门，从中避免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权利侵害问

题。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能够将政府最新的

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信息传递给

村民，从而为村民了解数字乡村建设内涵提供渠

道。简言之，村民自治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通

过联系和加强村民群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

从 而 有 效 促 进 乡 村 社 会 秩 序 稳 定 和 乡 村 振 兴

发展。

（（三三）） 保护集体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

后，乡村社会面临着资金来源匮乏、村庄集体经

济发展滞后的困境［15］。直到党的十九大以来，国

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致力于推进

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机衔接，从而更

好地促进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6］。尤其是国家

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拓展了乡村集体经

济的收入来源，而保护村庄集体经济就成了村民

自治组织的作用功能。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

村民自治组织应当积极支持本地村民借助互联网

技术的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产品，从而

提升村民群众的财富创收。与此同时，村民自治

组织也需要密切结合本地村庄发展实际，积极引

进市场企业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

济。村民自治组织的建制精神在于鼓励村民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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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组织身份进入乡村经济领域，参与村庄经济

的发展，并对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作出积极应

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推行，在促进提高农民的经

济发展意识和公平守法素质的同时，也促进了数

字乡村的整体经济发展。

五、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

建设的优化策略

从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

的实践来看，由于受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

自治属性偏弱；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调控

能力失衡；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有效参与

不足等因素限制，村民自治组织难以有效发挥其

应有的治理功能。在社会转型及制度变迁的历史

条件下，村民自治组织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的

选择。针对上述村民自治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

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

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实

现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实现农村社会的繁

荣稳定。

（（一一）） 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现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现

实困境实困境

1. 行政倾向严重，自治属性偏弱。村民自治

组织建立以来，有关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的问题

就一直是制约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突出问题。实

际运行中，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经常

出现乡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村委会的附属行政化，

具体表现为：基层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选

举干预、活动介入、发展主导、行政控制等方

面，而村委会则沦为乡镇政府的附属［17］。近年

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尤其

是数字乡村建设时代的来临，政府对于乡村社会

的管理逐渐步入法治轨道，村民自治组织面临的

行政压力也相应有所减轻。但是，在具体的数字

乡村建设政策执行过程中，乡镇政府依旧沿用传

统思维，习惯将村民自治组织作为自己的下属部

门，以命令的方式让村民自治组织执行任务［18］。

尽管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作为调节基层政府管

理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的主要法律，但其只是简

单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

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

府开展工作，在具体的村民自治组织和政府部门

的权责上缺乏清晰的界定，因此在实践中很难操

作。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削弱了村民自治的

自主性，致使民主自治组织权利被“悬空”和

“虚置”，不利于数字乡村的和谐发展。

2. 组织体系涣散，调控能力失衡。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尽管促进了中国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其

中包括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乡村进入到

城市务工生活，由此导致了农村的人才空心化问

题。现实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只

留下以妇女、孩子和老人为主体的所谓“386199
部队”［19］。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助推下，

虽然吸引了部分城归青年返乡工作，但是目前广

大农村地区依旧处于人口流失状态，无法为建构

强有力的村民自治组织提供组织支撑与人员保

障。再加上，由于受到传统小农意识影响和村民

利益分配的问题，在许多村庄存在着村主任与村

党支部书记的矛盾问题。尽管国家也在部分地区

试点村支书与村主任的“一肩挑”模式，但是从

实践运行来看，由于乡村体制机制的约束和保障

制度的缺位，村民自治组织的体系依旧处于涣散

的状态，效果并不理想。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权

力制衡性并未很好地实现，经常出现村民会议与

村民代表会议的失衡、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断

裂、权力机构与工作机构的矛盾等问题。由此，

村民自治组织陷入了能力困境，威胁着数字乡村

社会秩序的稳定。

3. 治理资源缺失，有效参与不足。村民自治

组织内生于乡村社会，不隶属于正式体制范围之

内，因此既不会有大量的政府财政拨款，也很少

有政府服务外包的项目资金，缺乏治理资源。另

据有关专家估计，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 6000亿
元 ~10 000 亿 元 ， 占 我 国 财 政 收 入 的 30%~
50%［20］。然而村民自治组织却承担着整个村庄的

政治、经济、文化、计生等工作，巨大的工作压

力阻碍了村民自治组织对于村庄的治理绩效。当

前村民自治组织缺乏治理资源，自身能力薄弱。

一方面，村民自治组织既承担着政府下派的政

务，又承担着乡村自身的村务，面临的考核要求

也越来越高，然而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却依旧不

高，村民自治组织在村庄中的动员能力不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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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村民对国家乡村振兴目标和数字乡村建

设的过高愿景与村民自治组织自身发展的资源短

缺之间的矛盾，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村民自治组织面临着治理资源缺失、有效参与不

足的难题，直接影响了村民自治组织在村民群体

中的良好形象，阻碍了治理绩效的提升。而这也

极大地削弱了村民自治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

权威性地位与村民的合法性期盼，不利于村民自

治组织的良序运行。

（（二二）） 促进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促进村民自治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

的优化策略的优化策略

1. 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在数

字乡村建设时期，政府作为单一的农村社会管理

主体，已然无法适应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

求，因此必须理顺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权

责关系。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其关键的问题不是

政府要不要干预村民自治组织发展问题，而是怎

么干预、干预的边界等问题。因此，在村民自治

组织发展中，政府部门支持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应

该始终遵循两大原则：一是民主性原则，就是政

府在支持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要以一种平等的心

态来扶持；二是制度性原则，是指政府应该在制

度建设方面支持村民自治组织发展［21］。政府在推

进村民自治组织中的作用应主要体现为规范引

导、政策扶持、监督管理、维护整合，保障村民

自治组织依法开展各项活动。对于村民自治组织

而言，村民自治组织既可以弥补政府功能的不

足，适应农民的社会需要，又可以有效抵制政府

组织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22］。事实证明，只有提

高农民的自治组织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合作，

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

2. 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村民

自治组织的结构不健全与功能性缺失，是导致当

前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关键原因。因

此，优化村民自治组织结构、完善村民自治组织

功能，是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完善村

民自治组织结构方面，针对当前许多村庄中的村

两委 （村支部书记与村主任） 之间存在着矛盾的

问题，应从制度上合理划分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

治组织的职权范围。要在当前村支书与村主任

“一肩挑”基础上，继续加强完善对村党支部书

记的权力约束机制，同时协同其他村委会委员共

同承担起数字乡村建设的重任。在数字乡村建设

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乡村集体经济

方面的推动作用，积极争取政府在人才、资金、

技术等方面对农村反哺的优势，将其转化为乡村

内生发展的动力，努力化解农村公共设施建设

“最后一公里”问题。特别是历史发展底子薄、

债务多的村庄，村民自治组织要在健全组织体系

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组织能力建设。除了充分发

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组织基础作用外，还需要多

元的村庄公共组织，协助村两委管理村庄，以促

进村民自治组织有效治理的绩效。

3. 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在数

字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要增强村民自治组织的

自治能力和服务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更好

地培育和壮大村民群众的参与能力和发展意识。

由于村民自治组织缘于村庄社会内部，其生命力

最终取决于村庄社会内部对自治的需求以及国家

权力对于村民自治组织的培育能力［23］。因此，国

家行政力量的推行，有利于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

建构，但其必须符合农民群众的需要及承接能

力。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积极引导和扶持村民自治

组织的成长，既要在资源上给予支持，还应加强

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避免政府的过度行政干

预，确保组织的自主性。同时，村民自治组织应

积极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径，优化集体

资源配置，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形式，一是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积极发展股份合作制

经济，把农民劳动合作与社会资本、技术、管理

合作结合起来；三是大力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引

导村集体与专业大户等开展合作。另外，村民自

治组织还需通过筹集资金、分期偿还等多种途径

彻底根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村庄沉重债务的问题，

并且结合农村社会的特点，加强农民参与权的保

障，以及农民参与、合作意识的培养，最终提升

农民参与合作的能力，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坚实

的组织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徐勇 .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6⁃12.
［2］ 彭真 . 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M］//论新中

国的政法工作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28.

62



沈费伟等：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3］ 朱江 . 穆尼、戴维斯等人与管理过程理论［J］. 管理现

代化，1992（3）：48⁃49.
［4］［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 . 管理学［M］. 马

春光，译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87.
［5］［美］詹姆斯·马奇，赫伯特·西蒙 . 组织［M］. 邵冲，

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6.
［6］ Stanley E S. Criteria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J］.

Michigan Business Review，1965，17（7）：26-3．
［7］ Cohen，G&BaileyS，D R. What makes teams work：

group effectiveness research from the shop floor to the
exective suit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23
（3）：239⁃290.

［8］ J. P. Goodm，J. M. Pennings. New Perspectivities on Or⁃
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M］.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1977：13⁃55.

［9］ 李宁 . 乡村自治发展进程中农民自组织能力提升问题

的探索［J］. 学术界，2012（11）：169⁃175，286.
［10］ 赖晨野 . 现代国家建构、农村民主与社会自治——

以农村社会组织建构为基点的分析［J］. 社会主义研

究，2010（3）：82⁃85.
［11］ 沈费伟，刘祖云 . 精英培育、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

［J］. 人文杂志，2017（3）：120⁃128.
［12］ 党国英 . 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兼论中国乡村

的民主政治改革［J］. 开放导报，2004（6）：23⁃31.
［13］ 张晓军，齐海丽 .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的角

色探讨［J］. 学会，2008（2）：19⁃23.
［14］ 刘宁，黄辉祥 . 组织维稳与集体失范：农村社会组

织角色冲突分析［J］. 东南学术， 2015 （3）： 34 ⁃
41，247.

［15］ 贺珍瑞 . 村级集体经济是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

基础保障［J］. 经济论坛，2007（19）：129⁃131.
［16］ 黄慧芳 .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

策——以云南省大理州为例［J］. 农业经济， 2005
（7）：22⁃23.

［17］ 于水，陈春 . 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村民自治组织：冲

突、困顿与对策——以江苏若干行政村为例［J］. 农
村经济，2011（9）：6⁃10.

［18］ 黄辉祥，刘宁 . 村民自治的治理功能提升：自治组

织培育与自治体系构建［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3）：8⁃10.
［19］ 沈费伟，刘祖云 . 村庄重建的实践逻辑与运作模

式——以湖州市荻港村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17（2）：19⁃29.
［20］ 袁金辉 . 中国乡村治理 60年：回顾与展望［J］. 国家

行政学院学报，2009（5）：69⁃73.
［21］ 王曙光 . 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7（3）：

112⁃117.
［22］ 贺雪峰 . 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59.
［23］ 刘宁 . 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建构：组织培育与体系

重构——论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生长逻辑、发展限

度与建构路径［J］. 晋阳学刊，2013（4）：115⁃122.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villager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HEN Feiwei1，SUN Shiqi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2. Zhejiang Police Vocational Academ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The key to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to rebuild rural communities，and the most important in rural community re⁃
construction is to give play to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value of villager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Village autonomous organiza⁃
tion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clear role positioning，sound system structure，integration of multiple interests and selection of elite
talents，so they can provide public services，mediate civil disputes and protect collective property in th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
tion. However，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villager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such as serious administrative tendencies at
the political level，the disorganized structural system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and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resources at the eco⁃
nomic level. Therefore，only by rationally dividing governance boundaries and clarifying role positioning，building a village organi⁃
zation system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ing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ca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villager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be promoted，and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be realized.
Keywords：Digital village；Village autonomous organization；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Practice logic；Optim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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